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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公主在大堂内高高端坐，秦

苏蓝率领门下弟子步入大堂参拜。夏

邑公主低声道：“罢了，平身吧。”随后

起身走向秦苏蓝，道：“刚才君臣之礼

已经行过了，现在该我参见秦掌门

了。”说完向秦苏蓝倾身一拜。

秦苏蓝急忙托起她的双臂道：“公

主使不得。我与令师已有好些日子没

有见过面了，她老人家还好吧？”

刘彩銮道：“不瞒秦掌门，我也有

好些日子没见过她老人家了。”

秦苏蓝道：“目前我白鹤门大敌当

前，请公主到后房休息片刻，我安排停

当再向你禀报如何？”刘彩銮笑道：“白

鹤门与北斗帮之间的事情，你无须瞒

我，而且我还要与你白鹤门并肩作战，

不知秦掌门是否同意？”

秦苏蓝闻言大喜道：“公主乃是许

相师的关门弟子，此役由你来指挥，定

稳操胜算，我秦某求之不得。”

刘彩銮摇头道：“此役还是由秦掌

门来指挥，我旁听即可。”

秦苏蓝挽着刘彩銮的手道：“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来人，在主位旁再加

一把椅子。”硕鼠居无定亲自将一把椅

子搬到主座旁放下。

秦苏蓝拉着刘彩銮并排坐定，然

后命硕鼠居无定汇报战地形势。居无

定汇报完毕，秦苏蓝向众人问道：“你

们可有其他需要问明的吗？”众人俱回

答没有。

秦苏蓝向四下看了看，命令道：“李

慕白长老听令！”堂下一个黑胖中年男

子起身应道：“属下听令！”

秦苏蓝道：“我命你率领牛、虎、兔

三堂堂主及所属门众立即赶往苍松

岭，阻住驻守双龙谷的北斗帮徒众，以

防他们回援。”

李慕白道：“遵命！属下即刻率众

前往。”秦苏蓝瞧向一个衣衫褴褛的中

年老者道：“周方长老，我命你率领

龙、蛇二堂堂主及其所属门众，在南方

二十里处的长坂坡阻击五彩门的掌门

夏可欣及其部属。”周方领命而去。

秦苏蓝道：“林晓、林雪二使以及

鼠、马、羊、猴、鸡、狗六堂堂主即刻随

我去围攻八丈客栈。猪堂堂主孙平台

带领鼠堂部属及所属门众留守。”

吕思见秦苏蓝已经部署完毕，问

道：“敢问月圣前辈，你将我们作何安

排？”秦苏蓝笑道：“这是我白鹤门与

北斗帮之间的恩怨，你们都是我白鹤

门的贵客，怎敢劳烦？诸位在此安心休

养，待我们歼灭仇家后再与你们叙

话。”吕思道：“我与北斗帮有不共戴

天之仇，请月圣前辈允许我随同你们

一起出战。”

宗婉儿拉着东方长年起身道：“我

们无影双侠也要去，我要好好地教训

教训三寸丁。”

吕思阻止道：“婉儿与东方兄弟留

守即可。”

宗婉儿高声道：“瞧不起人是吗？

打别人不行，揍三寸丁我有的是力

气。”秦苏蓝瞧着宗婉儿和东方长年微

笑道：“原来二位是无影双侠，想必是

武林后起之秀，失敬失敬！只是你们千

万不可轻敌，八丈哥纪威猛位列北斗

帮七大长老之一，虽然排名末位，但是

他还有一个绰号叫作杀破星，此星在

北斗七星中起到的可是先锋官的角

色，二位万万不可轻视。”

其实，秦苏蓝从未听说过江湖之

中有无影双侠这号人物，但是瞧宗婉

儿丝毫不将八丈哥放在眼里的表情，

不免高瞧了二人几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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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梳洗了整个夏天。傍晚

的风褪去了温热，转而清凉。这时候，去

爬山会一会秋风，再适合不过了！

“好久没爬山了！”女儿念叨。晚饭

后，我便带女儿来到山前。暖黄色的灯

光镶嵌在一道道牌坊上，勾勒出清晰而

又大气的轮廓。穿过两道牌坊，一阵清

幽的芳香混着迷蒙的夜色隐隐传来，这

香味儿似有若无，羞羞怯怯。

正疑惑时，忽然一阵风吹过，那香

气就扑面而来，奔腾地涌入鼻子。“一

定是桂花开了！”我不由惊叹。我循着

这份越来越浓烈的味道一一仔细检查

两旁路灯下的大树，然而调皮的桂树竟

好像故意引逗我，如何也寻不见它的影

子。两侧深处的树林里又被黑暗笼罩

着，我只好悻悻而归！

那香气迷人的桂花竟成了我的心

头惦记。第二天早晨，我又来到山旁。

初秋清新的空气裹着各种鸟儿欢快地

啁啾，使得整个山林显得更加清幽。在

白日的映照下，这个小调皮定是无处

躲藏，我非得寻到这秋日里“花中第一

流”不可！

锁定了搜寻范围，我便随着香气的

指引，钻过路旁的大树，拨开茂密的灌

木枝条，向树林深处寻去。香甜越来越

浓烈，一定就在近处！

惊喜总在转身间。原来它并非紧挨

路旁，而是藏在一片低垂的灌木枝丫

之后。眼前这两米高的树丛不正是令

我一通好找的桂花嘛！我像只被花香

吸引的蜜蜂，愈发贪婪地呼吸着沁人

心脾的芬芳。

只见长椭圆形的叶子间，静静地绽

放着细碎而密集的花朵，宛如无数颗璀

璨的金色星辰，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再

细细赏来，或三瓣或四瓣米黄色的花朵

里含着比小米粒还小的花蕊，简直像个

小娃娃躺在花瓣妈妈的怀里！待我又细

细寻觅，这儿一丛，那儿一簇，三株，五

株，淡雅的香气丝丝缕缕地飘逸而出，

在空气中荡漾开来，最是秋天大自然赠

予的一份礼物啊！

有人说，嗅觉是最私人的记忆。这

般熟悉的馥郁桂香瞬间将我拉回曾经

的日子。当年大学就读于广西桂

林———一座直接以桂花命名的城市。

桂林的秋是桂花的独角戏。桂花正盛

的那些日子，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温柔

的桂花蜜罐里。一阵风吹过，连头发丝

儿都沾着花香，像曾经的青春岁月，甜

而不腻，香得醉人。

思绪正游离得出神，忽然听得女儿

的呼声：“妈妈，原来桂花糕是用这个

桂花做的啊，我吃过桂花糕！”女儿激

动地手舞足蹈。

“桂花糕？你在哪儿吃过桂花糕啊，

我好像不记得曾给你买过啊？”

“我们学校的校长请我们吃的桂

花糕。去年秋天校长教我们传统文化

课，正好提到桂花，校长告诉我们下次

上课请我们尝桂花糕，这下班上同学

可激动了。第二次上课前，我们早早地

洗干净手，端正地坐在凳子上，等待校

长的到来。校长在每个人面前发一张

垫纸，再将桂花糕一一分发给我们这

些激动的小馋猫们。我迫不及待地将

它放到嘴里，又甜又糯，感觉就像把整

个秋天的桂花香都吞进了嘴里，那味

道棒极了！”

一块桂花糕，已成为孩子最香糯的

记忆！是啊，桂花糕是岁月里的甜蜜慰

藉，丝丝缕缕的花香在唇齿间流转，诉

说着独属于秋的浪漫。

且看桂花落满地，它提醒我们：要

珍惜此刻，所有芬芳，都值得被收藏。

我弯腰轻轻捡起，小心翼翼地捧在手

心，而这一路呼吸的空气里也都盈满

花香了……

三姐是下午4点过来的，手里拎着

两袋刚出炉的面包，散落一路麦香，进

门就问：“爸在家吗？”她随手把面包

放在茶几上，摸了摸父亲的茶杯。听我

说父亲出门了，她有些诧异，嘴里嘀咕

道：“说好下午这时候来探望他的，怎

么就没影了呢？”

我拿起手机，拨打父亲的电话，听

筒那头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您拨

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三姐凑过来问

情况咋样，我摇摇头。她皱起眉头有些

不信，自己拨了两遍，结果一样。

耄耋之年的父亲，身体硬朗，在家

压根待不住。他出门手机一般不离身，

偶尔会落在家里，但他都不会走远。手

机没电，只会提示“已关机”，“不在

服务区”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脑子里飞

速地检索着他经常去的场所———小区

广场、路边超市、湿地公园……但没有

一处会没信号的。

墙上的石英钟嘀嗒转动着，指针

滑过6点，以往这时候他早坐在饭桌前

了。三姐在客厅来回踱着步，预设着各

种可能：他会不会把公交车方向坐反，

越走越远了？会不会在哪下台阶，一脚

踩空摔倒了……说得我心里直发慌。

我赶紧下楼，跑到父亲经常下象

棋的小区广场，棋牌桌空荡荡。我又在

小区转了一圈，接着去了门口超市，都

没寻见父亲，只得返回。刚到楼下，三

姐从窗户探出脑袋，急切地问我结果。

进了门，我继续一遍又一遍拨打父亲

的电话。

接近7点，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响亮

而熟悉的咳嗽声，我和三姐几乎同时从

椅子上弹起来。“咔嗒”一声门开了，父

亲满脸笑意地走进来，像是遇到什么开

心事。三姐迎上去，嗔怪起来：“爸，您

跑哪去了？电话打不通，急死人了！”

“我今天去公园散步，看到高铁了！”

父亲擦了擦汗，眼睛眯成一条线。

原来，他下午跟棋友“杀”了几盘

象棋后，又逛到湿地公园，竟不知不觉

走到护城河大堤上。就在那一瞬间，看

到一列高铁跃过河道上的高架桥，他

被吸引住了。小城以前没有火车，最近

刚开通高铁，他没见过这般速度，多少

节车厢还没数得清，列车就奔向远方。

于是，他坐在凉亭内，等着一列又一列

疾驰而过的高铁，时间如同沙漏般慢

慢流淌，他竟浑然不觉。

我拿过父亲的手机检查，看到信

号格居然是空的，难怪不在服务区呢。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挠挠头，一拍大

腿：“想起来了，下楼时一不小心，手

机摔到地上了。”

这时他坐在茶几边，拿起一块面

包吃起来。我把手机卡取下重新安装

好，信号瞬间满格。

我忽然觉得，护城河畔的这个下

午，父亲是留给自己的一段不被打扰

的时光，一个只属于他自己和远方的

下午。他这辈子没怎么出过远门，当高

铁在眼前疾驰而过时，我想他心里也

有一列小火车，呼啸着驶向他年轻时

想去而未到达的地方。

父亲“不在服务区”
乔国山

AAII制制图图


